
1 

京不特翻译《畏惧与颤栗》译稿 
 

 



2 

京不特翻译《畏惧与颤栗》译稿 
 

 

Problemata 

（希腊语：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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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倾诉1 

 

一句来自外在有形世界的老古话说：“只有劳作的人得到面包2。”够奇怪的

是，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它直接所属的世界；因为外在世界是受不完美性的法则

支配的，并且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复的是：不劳作的人也得到面包，

睡觉的人比劳作的人得到更富足的面包。在这外在世界里一切都是“落在谁的

手里就是谁的”；这世界在漠然性（Ligegyldigheden）3的法则下受着奴役，那

有着指环的人，他是指环的精灵所要服从的主人，不管他是一个努拉丁还是一

个阿拉丁，并且，那有着世界之宝藏的人，他就是有着这些宝贝，不管他是怎

样得到它们的4。在精神的世界里则不同。在这里，一种永恒的神圣秩序主宰

着，在这里雨点并非同时既落在公正者头上也落在不公正者头上，在这里阳光

并非既照耀善者也照耀恶者5，在这里有效的是：只有劳作的人得到面包，只有

身处恐惧者找到安息，只有走进地府的人拯救到所爱的人6，只有拔出刀的人得

到以撒。不想劳作的人得不到面包，而是被欺骗，就像诸神以虚幻形象来欺骗

俄耳甫斯，并非真是他的爱人，他们欺骗他，因为他是一个娇宠者，不勇敢，

他们欺骗他，因为他是西他拉琴7的演奏者8，而不是男人。在这里，有亚伯拉

罕作父亲9是没用的，有十七个祖宗也没有用，不想劳作的人，那书上描述以色

列的少女的话是符合他的，他生产出风10，而想要劳作的人，他则生产出自己

的父亲。 

外在世界在漠然性的法则之下叹息11，而有一种知识，它狂妄地想要把这同样

的漠然性之法则也推行到精神的世界里。它认为去知道“那伟大的”就足够

了，别的工作是不需要的。但正因此它得不到面包，它在一切变成了黄金的同

时死于饥饿12。这知识又知道什么呢？在希腊的同时代有好几千人，在后来的

世代中有无数人，全都知道米提亚德的胜利13，但只有一个人为这些胜利而难

以入眠14。无数代人都能够背得出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但这故事使得多少人

睡不着觉？ 

现在，这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着这奇怪的特性：不管人们多么贫乏地理解

它，它总是美妙的，然而，在这里却又再次是要看，人们到底是不是想要去劳

作并背上重担15。然而，劳作是人们所不愿的，但人们却想要理解这故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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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弘扬亚伯拉罕的荣耀，但是怎么弘扬？人们为所有这一切给出一个普通的表

达：“他如此爱上帝，他愿意献祭自己最好的东西16，这是伟大的事情。”这

很对，但这“最好的东西”是一个不确定的表述。在思维和言语的涌流过程

中，人们很安全地把以撒与“最好的东西”同一起来，沉思者完全可以在沉思

（Meditationen）中点着自己的烟斗，听者完全可以很安逸地舒展开自己的腿

脚。如果基督在路途上所遇到的那个富有的年轻人卖掉所有自己的拥有物并将

之送给穷人17，那么我们就赞美他，就像赞美所有伟大的行为，尽管我们也绝

不是不经劳作就理解他，但是，他却不会成为一个亚伯拉罕，哪怕他奉献了最

好的东西。人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所没有谈及的是恐惧（Angesten）；因为

对金钱我是没有什么伦理义务性的，但是，对儿子父亲则有着最高最神圣的伦

理义务性。然而恐惧对于柔弱者们却是一样危险的东西，因此人们忘记掉它，

但人们却仍然想要谈论亚伯拉罕。这样，人们谈论着，在谈论过程中把这两个

表述混淆起来：以撒和“最好的东西”；一切都进行得漂亮极了。然而，如果

碰巧有这样的情形，在听众中有一个人患有失眠症，那么，那最可怕、最深刻

的、悲剧性而喜剧性的误解就近在眼前了。他回家，他想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地

去做；因为儿子当然就是“最好的东西”。如果那个谈论者知道了这事，那么

他也许就会去那失眠症患者那里，他聚集起自己所有的教会性的尊严并且叫喊

道：“可恶的人，社会渣滓，是哪个魔鬼迷住了你，以至于你竟然要谋杀你的

儿子。”而那根本没有因为布道谈论亚伯拉罕而有一点热量或者汗气的牧师，

他诧异于自身、诧异于这被他用来如雷电般地劈落向那可怜的人的“严肃之

怒”；他为自己感到欣悦，因为他从不曾带着这样的中气和神韵讲演过；他对

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说：“我是一个演说家，所缺的只是机缘，在我星期天谈论

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一点感动。”如果这同一个演说家有一

小点理智之盈余可失去的话，那么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失去的，如果那

罪人镇静而有尊严地回答说：这不正是你自己在上星期天所宣讲的内容吗。这

牧师又怎么会在自己的头脑里有这样的东西呢，然而事情确实是这样，错只是

出在这个事实上：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是什么。想来不会有任何一

个诗人会觉得这样的处境比那些人们用来充填喜剧和小说的无聊废话更好些！

在这里，那喜剧性的东西和悲剧性的东西在绝对的无限性之中相互接触。也许

牧师的讲演就其本身已经够可笑了，但因其所达的效果而变得无限地可笑，而

这一效果却又是完全很自然的。或者，如果这罪人真的是不作反驳地被牧师的

惩戒演说感化了，如果这个严厉的教会人士很高兴地回家了，欣喜地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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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仅是在布道坛上起着作用，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他作为灵魂的护理者有着

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他每星期天鼓舞教众，而在每星期一又就像一个拿着火

焰熊熊的剑的基路伯18站在那个人面前，免得这个人通过自己的作为来使得那

句老话蒙羞，——那句老话说：世上的事情并非如同牧师布道所说的那样*19。 

相反如果这罪人没有被说服，那么他的处境就是够悲剧性的了。或许他会被处

决或者送去疯人院，简言之，他相对于那所谓的现实（Virkelighed）变得不

幸；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则想着，亚伯拉罕使得他幸福；因为那劳作的人不会

死去。 

人们怎样解释一个像那个演说家的讲演那样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呢？难道这是因

为亚伯拉罕因约定俗成而得到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特权，所以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伟大的，而当另一个人去做这同样的事情时，这就是罪，滔天的罪？如果

是那样的话，我根本不愿参与进这一类没有头脑的赞美。如果信仰不能够把

“想要谋杀自己的儿子”弄成一个神圣行为的话，那么就让同样的审判降临于

亚伯拉罕正如它降临于任何其他人。也许，如果人们没有勇气去实现自己的想

法，去说亚伯拉罕是个杀人犯，那么，去设法获取这一勇气，这无疑要好过把

时间浪费在不恰当的颂词之上。对于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的伦理表达是：他想

要谋杀以撒；而对之的宗教表达是：他想要牺牲以撒做献祭；但是，在这一矛

盾之中恰恰就有着恐惧，这恐惧无疑能够使得一个人失眠，并且，如果没有这

一恐惧，那么亚伯拉罕就不是他所是的这个人20。或者，也许亚伯拉罕根本就

没有做那故事里所叙述的事情，也许是因为那些时代的情况这一切完全是另一

回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让我们忘记掉他吧；因为，如果那过去的事情

无法成为一种现在的事情，那么这事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努力去回忆的呢？或

者，也许那个演说者忘记了一些什么，一些与那对“以撒是那儿子”的伦理性

的遗忘相对应的东西？因为，如果信仰通过“成为乌有虚空”而被剥夺走，那

么，这时剩下的就只有这残酷的事实：亚伯拉罕想要谋杀以撒，要效仿去“做

这样的事情”对于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都是够容易的，就是说，这信仰，

——这信仰使得这“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他来说是困难的。 

                                                             
* 在往昔的日子里，人们说：世上的事情并非如同牧师布道所说的那样，这是悲哀的，——也许，借助于哲

学，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了，在这时代里人们可以说：幸好事情并非如同牧师布道所说的那样；因为在生活中

多少还是稍稍有点意义，而在他的布道中则彻底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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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角度说，我不缺乏去整体地对一种想法进行思考的勇气；迄今我不曾畏

惧过，如果我会碰上这样一个想法的话，那么，我会希望，我至少有这样的诚

挚说：这一想法是我所惧怕的，它激发起我内心里的某种其他东西的骚动，因

此我不愿去想它，而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对，那么，对此的惩罚当然不

会不出现。如果我把“亚伯拉罕是一个杀人犯”认识为真相判断，那么，我就

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将我对他的虔诚置于沉默之中。然而，如果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我也许会对此保持沉默：因为一个人不应当让别人来一同知道这一类想

法。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什么幻觉妄想，他不是在睡梦中把他的名望睡出来的，

他根本不是因为命运的偶然而为天下所知的。 

那么，一个人能不能真诚而毫无保留地谈论亚伯拉罕而不面临“一个单个的人

进入迷途而做这一类事”的危险呢？如果我不敢这样谈论，那么我就会纯粹地

就亚伯拉罕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我不愿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贬低他，说他恰恰

因此而成为一种用来迷惑弱者们的圈套。因为，如果人们人们把信仰弄成一切

事物，亦即，使得信仰成为它所是的事物，那么，那么我无疑会这样想：人们

在我们这个在信仰问题上几乎从不走向极端的时代里可以毫无风险地谈论信

仰，并且，人们只是在信仰上获得与亚伯拉罕的相似性，而不是在谋杀行为

上。如果人们把爱弄成是一个人所具的一种飘忽不定的心境或者一种舒适爽快

的情感，那么，如果这时人们要去谈论爱的辉煌成就的话，这就只会是在设置

圈套迷惑弱者了。无疑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瞬间即逝的情感，但如果每个人因此

而想要去做那被爱神圣化为不朽成就的可怕事情的话，那么，一切就都丧失

了，成就和那迷狂者都进入迷失。 

当然亚伯拉罕是可以被谈论的；因为伟大的事情，如果是在其伟大之中被理会

的话，是绝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的；它就像是一把既杀戮又拯救的双刃剑21。如

果命运让我来谈论这个话题的话，那么，作为开始我就会展示“亚伯拉罕是怎

样的一个虔诚而对上帝心怀敬畏的人，值得被称作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只有

一个这样的人才会被选定去经受一种这样的考验；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谁？

然后我会描述，亚伯拉罕这样地爱着以撒。为了这个目的，我会祈求所有善良

的精灵来协助我，让我的演说能够像父爱那样地炽热燃烧。于是我希望以这样

的方式来描述，这样，在国王的国土中不会有很多父亲敢声称自己是以这样的

方式爱着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地爱着，那么，每一个关于

“献祭以撒”的想法就都是一种对信心的冲击（anfægtelse）22。关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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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能够在好几个星期天里进行谈论了，人们无需急匆匆的。其结果就会

是，如果所谈是正确的话，一部分父亲就根本不会要求听更多，就只是关于

“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地去像亚伯拉罕那样地爱”的谈论，听到这个就已

经让他们感到很高兴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在亚伯拉罕的事迹中不仅听到

了那伟大的东西，而且也听到了那可怕的东西，之后他真的敢于去在那条路上

走下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为我的马备上鞍，骑上马去追随他。直到我们

到达摩利亚山，我会在每一站23都向他解说：他还能够回头，还能够为“他是

被召唤去在这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这一误解而后悔，还能够承认自己缺少勇

气，这样，如果上帝想要以撒的话，上帝就得自己出手去拿走他。我确信一个

这样的人不是被遗弃的，他能够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得到至福，但在这时间里他

却得不到。难道人们不会，甚至在那些信仰的最盛时代里，这样地判定一个这

样的人？我曾认识一个人，如果他有着慷慨高贵之心的话，他那时就会拯救了

我的生命。他坦率地说：“我看够了我所能做的事；但我不敢去做，我怕我在

之后会缺少力量，我怕我会后悔。”他没有慷慨高贵之心，但是又有谁会因此

而不再继续喜爱他呢？ 

这样，如果我如此地说了、感动了听众，因此他们多少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信仰

的辩证斗争及其巨大的激情，如果这样的话，我所得到的回报就不应当是一种

来自听众这一边的谬误——他们会想：“现在他在这样高的一种程度上有着信

仰，对于我们来说去抓着他的衣裾就已经足够了。”就是说，我会把话接下

去：“我根本没有信仰。我是天生的一个精明头脑，而每一个这样的精明头脑

在想要去做出信仰之运动时总是会有着极大的麻烦，除非是我自在自为地（ i 

og for sig）赋予这麻烦某种价值，这价值使得精明脑袋进一步继续去战胜它，

而不是停留在那简单愚钝的人所很容易到达的点上。” 

然而，爱在诗人们之中有着自己的祭司，有时候人们听见一种知道该如何去维

护它的声音；但我们却听不见任何关于信仰的言词，谁会出于对这一激情的敬

意而致词呢？哲学继续向前24。神学浓妆艳抹地坐在窗前卖弄风情，向哲学兜

售自己的美好。理解黑格尔25应是件艰难的事情，但理解亚伯拉罕则是轻而易

举的事情。超出黑格尔26，是一个奇迹，但超越亚伯拉罕则是一切之中最容易

的事情。就我自己而言，我把不少时间用于去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并且也以为

自己多少理解了它，我愚鲁得足以去以为：如果我尽管花上了功夫在不少个别

的地方仍然无法明白他，那么，肯定他本身是不怎么明白的了。所有这一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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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放松，自然，我的头脑不因此而受苦。相反，如果我要去想一下亚伯拉罕

的话，我倒就仿佛是被毁灭掉了。我在每一时刻都看到那个巨大的悖论，那作

为“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内容”的巨大悖论，每一时刻我都觉得反感，并且尽管

我的思想有着其全部的激情，它无法进入这一悖论，无法得以一丝一毫的继续

向前。我绷紧每一块肌肉试图对之有所观，而在同一瞬间我就变瘫痪。 

我对于在世上被人敬奉为伟大崇高的东西并不陌生，我的灵魂感觉与之有着姻

亲关系，它在全部的谦卑之中确信，这主人公所为之斗争的东西也是我的事

情，在这思虑的瞬间我向自己叫喊道：jam tua res agitur27（拉丁语：现在是你

的事情了）。我把自己想象进主人公中去；让自己进入到亚伯拉罕之中，这是

我所无法想象的；如果我到达了一个高度，我就掉下来，因为那被提供给我的

东西是悖论。然而，我绝不因此就认为信仰是某种不值一提的东西，正相反，

我认为它是那最高的，并且，哲学给出一些别的东西来取而代之并且糟贱这信

仰，这做法是不诚实的。哲学既不能也不该给出信仰，它应当理解其自身，并

且知道它所提供的是什么，而不应当拿走任何东西，它所最最不应当做的事情

是去从人类那里骗走一些什么东西，就仿佛这些东西是乌有。对生活的艰难险

恶我并不陌生，我并不畏惧它们，并且，我轻快地去面对它们。对于那可怕的

东西我并不陌生，我的记忆是一个忠诚的妻子，而我的想象（我的想象恰恰是

我所不是）是一个勤快的小姑娘整个白天静静地坐着干自己的活而在晚上则知

道怎样在我面前以如此美丽的方式说着话，以至于我不得不看着，尽管她所描

绘的并非总是风景或者鲜花，或者田园牧歌的故事。我曾面对面地看着它，我

不是害怕地逃避开它，但我无疑很清楚地知道，尽管我很勇敢地面对它，但我

的勇气却不是信仰的勇气，并且根本无法与之攀比。我无法作出信仰的运动，

我无法闭上眼睛而让自己充满信心地坠跌进“那荒谬的”，这对于我是一种不

可能，但我并不因此而赞美自己。我确信，上帝是爱28；这一想法对于我是一

种本原的抒情的有效性29。如果它对于我来说是在场的，那么我就有了不可言

说的至福；如果它缺席，我就会比爱者渴望其对象还要更强烈地渴望它；但我

不信，我缺少这勇气。对于我来说，上帝的爱，不管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还是在

倒转的意义上，与这个现实都是不可比的。我尚未怯懦到足以去为此而哭泣抱

怨的程度，但也不至于阴险得足以去否认信仰是远远更高的东西。我完全能够

忍受以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快乐并且心满意足，但我的喜悦不是信仰的喜

悦，并且与信仰的喜悦相比，它却是不幸的。我不以我的各种小悲小哀来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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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添麻烦，我不去为单个的事情担忧，我只凝视着我的爱，并且保持让它的处

子火焰纯洁而明晰30；信仰确认这一点：上帝关心着那最微渺的事情。在此

生，我满足于左手结婚
31
；信仰谦卑得足以去要求右手；因为，我所不拒绝并

且永远不会拒绝的，就是谦卑性。 

难道在我的同代人中真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出信仰的运动吗？如果我没有在很大

程度上弄错的话，那么我也许应当更确切地说，这一代人倾向于为自己去做那

它甚至不相信我有能力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亦即，去做“那不完美的”。这

样一种经常地发生的事情是我的灵魂所反对的：毫无人情味地谈论“那伟大

的”，仿佛几千年是一种巨大无比的距离；我宁愿带有人情味地去谈论这一

切，就仿佛是昨天发生的，并且只让那“伟大性”自身去成为距离，让它要么

去提升、要么去做判断。如果我（在悲剧英雄的特性上看；因为我无法达到更

高）被召向一次这样的非同寻常的王者之行，就像那去摩利亚山的旅行，那

么，我无疑知道，我会做些什么。我不会怯懦得足以想要呆在家里，也不会躺

着或者在乡间的路上闲荡，也不会忘记刀子以图稍稍推迟一时一刻，我相当确

定，我会准时到那里，让一切都准备就绪，——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也许会过

早到达以求让这一切尽快地成为过去。但是我另外也知道，我还会做些什么别

的事情。我会在我上马的同一瞬间对我自己说：现在一切都失落了，上帝要求

以撒，我牺牲他，在他的身上有着我的所有喜悦，——然而上帝是爱，并且对

于我，上帝继续是爱；因为，在现世性中，上帝和我无法一同说话，我们没有

任何共同语言。也许在我们的时代里，会有某个人是足够地傻，对“那伟大

的”有着足够的强烈的羡慕，以至于想要让他自己和我都去以为，如果我真的

做了这事的话，那么我就会是做了比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还要更伟大的事情；

因为我巨大无比的放弃（Resignation）比亚伯拉罕的短浅心眼要远远地更具

理想和诗意。然而这却是最大的非真相；因为我巨大无比的放弃是信仰的代用

物。这样，除了为找到我自己并且重新安息于我自己而进行的无限运动之外，

我也做不了更多。这样，我也不会像亚伯拉罕爱以撒那样地爱以撒。对于作出

这运动我是果断的，在人之常情上说，这一事实能够证明我的勇气；我尽我的

全部灵魂爱他，这一点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这一切就是一种恶

行；然而我却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地爱，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我就会住

手，甚至在最后一刻，但我并不会因此而在摩利亚山上迟到。另外，我通过我

的行为败坏了整个故事，因为，如果我重新得到以撒，那么我就会处于尴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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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对于亚伯拉罕是最容易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会是很艰难，就是说，重

新因以撒而感到欣喜！因为，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全部灵魂的无限性 proprio 

motu et propriis auspiciis（拉丁语：以自己的力量并且基于自己的责任）

作出了这无限运动并且无法再做出更多，那么，这个人，他只在痛苦中保留住

以撒。 

但是，亚伯拉罕做什么呢？他既没有过早也没有过迟到达。他上驴，他慢慢地

沿路前行。在所有这时间里，他信着；他信着“上帝不会要求从他这里拿走以

撒”，而他则在被要求牺牲以撒的时候愿意牺牲他。他依据于“那荒谬的（det 

Absurde）”而信着，因为人之常情的考虑在这里是无法谈的，这正是那荒谬

的：那要求他做出这牺牲的上帝在下一瞬间会收回这要求。他登上山，甚至在

刀子闪烁的瞬间，他仍然信着“上帝不会要求从他这里拿走以撒”。他当然是

对这结果是感到惊讶的，但是，他通过一种双重运动达到了自己的初始状态，

因此他比第一次更为欣喜地接受了以撒。让我们进一步继续。我们让以撒真正

地被献祭掉。亚伯拉罕信仰着。他不相信自己什么时候在彼世会得到至福，而

是相信自己将在这里在此世得到至福。上帝可以给他一个新的以撒，可以把那

被献祭的人重新唤回复活。他依据于“那荒谬的”而信着；因为所有人之常情

的考虑早就已经停止了。悲哀能够使一个人失去理智，这一点人们都明白，这

一点也是够沉重的；有一种意志力量能够如此极端地顶风而上，以至于它拯救

那理智，尽管这人变得有点怪怪的，这一点的人们也明白；我没有意图去贬低

这个；但是，“能够失去理智，并且因此也失去整个有限性（其经纪者就是理

智），而依据于‘那荒谬的’又恰恰赢回这同一个有限性”，——这使得我的

灵魂感到惊骇，然而，我并不因此就说这是什么不值一提的东西，因为恰恰相

反，这是唯一的奇迹。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认为，信仰所造就出的东西不是

艺术作品，它是粗陋的工作，只属于那些天性更为笨拙的人们；然而事实却完

全不是这样。信仰的辩证法是一切中最精美最卓越的，它有着一种崇高，我固

然能够对之有所想象，然而却也没有更多可说。我能够借助于弹跳版来进行那

种帮我进入无限性的弹跳，我的脊背就像是一个走绳索者32的脊背，在我的童

年里被扭转过，因此，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动作很容易做到：我能够一二三在生

存之中倒立，但下一步我就不行了，因为“那神奇的”是我所做不到的，我只

能对之感到惊讶。是的，如果亚伯拉罕在他让自己的腿跨上驴背的这一瞬间对

自己说：现在以撒是失落了，我完全可以在这里家中献祭他，这与长途旅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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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利亚山献祭没有两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不需要亚伯拉罕；然而我

现在对他的名字鞠躬七次并且对他的作为鞠躬七十次33。就是说，他没有对自

己这么说，我能够以此来证明他没有这么说：他因为接受以撒而喜悦，真正诚

挚地喜悦，他无需任何准备，无需任何用来关注有限性及其喜悦的时间。如果

在亚伯拉罕这里的情形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他也许是爱上帝的，但不是信上

帝；因为，如果一个人爱上帝但没有信仰，那么这个人，他与自身发生关系，

如果一个人信仰着地爱上帝，那么这个人，他与上帝发生关系。 

在这一巅峰上，亚伯拉罕站着。在最后的阶段，他失去了视景，这最后的阶段

是无限的放弃。他真正地继续向前并且进入信仰；因为所有这些关于信仰的扭

曲性的描绘，可怜的缺乏热情的怠惰（它会想：目前没有什么急需，不值得在

时间到来之前悲伤），可鄙的希望（它会说：人们无法知道那将要发生的事

情，然而这却是可能的），——这些扭曲性的描绘属于生命之悲惨，那无限的

放弃（Resignation）已经对它们作出了无限的鄙视。 

亚伯拉罕是我所无法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除了惊讶，我无法从他那里学到

任何东西。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通过思考那个故事的结局可以使自己感动得去

信仰，那么他就是在欺骗他自己，并且是在想要就信仰的最初运动来欺骗上

帝；他是想要从悖论里吮吸出生命智慧来。也许某些人能够成功；因为在我们

的时代并不停留在信仰上，停留在信仰的奇迹上，把水弄成葡萄酒
34
，这时代

想要继续向前，它把葡萄酒弄成水。 

站定在信仰上岂不是最好，每个人都想继续向前35岂不令人讨厌？在我们的时

代，如果人们不想站定在“爱”之上（这一点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宣示出来），

那么人们到底想要去哪里呢？难道去进入那尘世的睿智、细小的算计，难道去

进入可怜和悲惨，难道去进入所有那能够使得人的神圣起源36变得可疑的东西

吗？人们站定在信仰上，那站着的人留心自己不跌到 37，难道这不是最好的

吗；因为信仰的运动必须依据于那荒谬的不断地得以进行，不过要注意，是以

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不丧失有限性，而是完全无疑地赢得它。就我而言，我当

然能够描述信仰的各种运动，但我无法作出这些运动。如果一个人想要学着去

作出游泳运动，那么他可以让自己挂在天花板下的吊带上，他无疑是在描述这

些运动，但是他没有在游泳；以这样的方式，我能够描述信仰的运动，但是，

如果我被抛出去扔在水里，那么，我确实是在游泳（因为我不属于那些涉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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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但是，我作出其他各种运动，我作出无限性的各种运动，而与此同时，

信仰做着相反的事情，它在作出了无限性的各种运动之后作着有限性的各种运

动。那能够作出这些运动的人是幸运的，他做出那奇迹般的事情，我永远都不

会疲倦于对他的景仰，不管他是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罕家里的奴仆，不管他是

一个哲学教授还是一个可怜的女佣，这对于我绝对是无所谓的，我只看着那些

运动。但我也看着它们，不让自己受骗，不管是受自己还是受什么人的骗。人

们很容易认出“无限放弃（den uendelige Resignation）”的那些骑士们，他们

的步伐是翩然而勇武的。相反，那些身怀信仰之宝的人，则很容易欺骗人，因

为他的外在与那种“无限放弃”和“信仰”都深刻鄙视的东西，亦即，与“尖

矛市民性”，有着显著的相似。 

我坦率地承认，我在我的实践之中不曾发现任何可靠的例子，虽然我不会因此

而否定“每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然而我则多年来徒

劳地探寻这样的例子。通常，人们周游世界去看各种河流山岭、新的星辰、花

哨斑斓的鸟、畸形的鱼、可笑的人种，人们沉浸在那动物般的恍惚中凝视着生

存，并且，认为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东西。相反，如果我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着这样一个信仰之骑士，那么我将步行走去他那里；因

为这一奇迹是绝对让我关注的。我不会在任何瞬间里让他脱开我，在每分钟里

我都会留意着他是怎样着手进行这些运动的；我会将我自己视作是在生活中得

到了照料的人并且把我的时间分成“看着他”和“自己进行练习”两种，并且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把所有我的时间都用在“崇敬他”之上。如上面所说，我不

曾发现过任何这样的人，然而我却能够想象他。他就在这里。相识确定了，我

被介绍给他。在我第一次将他抓入我的双眼的这一时刻，我在同一个“此刻”

之中马上将他抛离我，我自己向后跳跃，合起我的双手并半出声地说：“主上

帝！是这个人吗？真的是他吗？他怎么看上去像个税吏呢！”然而，这确实是

他。我向他靠得更近些，留意那最微小的运动，是否会有一个来自“那无限

的”的小小的异质分数传讯39显现出来，一瞥、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丝忧

伤、一道微笑，这些都能够在其自身与“那有限的”的异质性中泄露出“那无

限的”。不！我从头到脚地审视他的形象，检查是否有一道这样的裂缝在让

“那无限的”从这裂缝里窥视出来。他是完完全全地固实的。他的立足处？是

强有力的，完全属于那有限性，没有什么精心打扮的在星期天下午到弗雷斯堡
40公民能够比他更为彻底地脚踏大地，他完全地属于世界，没有什么尖矛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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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比他更多地属于这世界。在这个陌生而高雅的人身上你无法找到任何可用

来辨出那“无限性之骑士”的迹象。他在一切事情之中获得喜悦，他参与一

切，并且，每次人们看见他参与那单个的事件，都会看见这参与有着一种持久

性，——一个尘俗的人，如果其灵魂被这一类单个事件吸引住，就会有这种持

久性作为标志。他做出自己该做的作为。于是，如果人们看见他，人们就会以

为他是一个在意大利式簿记41中迷失了灵魂的办事员，他就是那么地准确无

误。他在星期天放假。他去教堂。没有天堂般的目光，也没有任何对于“那不

可比的”的标志来泄露出他来；如果人们不认识他，那么要从其余的人群中把

他分辨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唱赞美诗的嘹亮有力的声音至多只

证明了他有很好的胸腔。下午他去森林。他为自己所见的一切感到欣喜，密集

的人群、那些新的公共马车、松德海湾（Sundet）；如果你在海滩路
42
上遇上

他，你会以为他是一个放纵自己的店主，他就是恰恰以这样的方式得以欢悦；

因为他不是诗人，并且我试图想在他身上侦探出那诗歌的不可比性

（Incommensurabilitet43），那是徒劳。傍晚临近，他回家，他的步伐不悔不倦

就像邮递员的步子。在路上他想着，在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子肯定为他准

备好了一顿小小的热餐，比如说一个夹带蔬菜的炸羊头。如果他遇上一个谈得

来的人，那么他会一直走到东门继续不断地带着一个餐馆老板所具的激情与他

谈论这道餐。碰巧他没有四个斯基令
44
，但他仍然完完全全地相信，他妻子为

他准备好了这美味的晚餐。如果她为他做好了这晚餐，那么，看他吃饭，对于

高雅的人们就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景观，而对于普通人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景

观；因为他的胃口好过以扫
45
。他的妻子没有做这晚餐，够奇怪的，他完全没

有两样。在路上，他经过一个建筑工地，他碰上另一个人。他们交谈了一会

儿，他一转眼就建立出一幢房子，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在这建筑中。那

陌生人带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他：这肯定是个资本家；而我所景仰的骑士则想：

是啊，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的话，我能够很容易得到这个。他躺在一个打开

的窗户里，观察着他所居住的那广场；所有发生的一切，一只老鼠钻在水道石

板下跑，小孩子们嬉戏着，所有这一切都让他关注，带着生存中的宁静，就仿

佛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然而他却不是天才；因为我试图从他身上刺探侦查

出天才的不可比性（Incommensurabilitet），那是徒劳。他在晚上抽烟斗；如

果你看见他的话，你会发誓说，你面前所站的是个食品杂货店老板在黄昏暮色

里过着自己单调的日子。他无忧无虑地顺其自然，就仿佛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浪荡子，然而他却以最贵的价钱购买下他所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这舒适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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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无一不是依据于“那荒谬的”。然而，然而，是啊，我

会为此暴怒，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原因，那么哪怕是因为羡慕嫉妒，我也会暴

怒；然而这个人作出了并且在每一瞬间里正在作出无限性之运动。他在那无限

的放弃之中清空了生存的深刻忧伤，他认识无限性的至福，他隐约地感觉到了

“放弃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最爱的一切东西”的痛苦，但有限性对他来说就

像和那不曾认识到过任何更高的事物的人完全一样地有着美好的味道，因为，

他的“在有限性中的继续停留”没有一种怯懦紧张的训练所留下的任何痕迹，

而他却有着这一安全性去欣悦于这有限性，仿佛它是一切之中最确定的东西。

然而，然而他所制造出的这全部的尘俗形象是一个依据于“那荒谬的”的新受

造物47。他无限地放弃了一切，而这时他依据于“那荒谬的”又重新去抓住一

切。他不断地作出无限性的运动，但是他带着一种这样的正确性和确定性来做

这事，以至于他不断地得出那有限性，并且人们不会在任何一分一秒中隐约感

觉到任何别的东西。对于一个舞蹈家来说最艰难的任务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跳跃进一种特定的姿势，——他没有在一分一秒中是在抓向那姿势，而是在跳

跃本身中处于这一姿势48。也许没有任何舞蹈家能够做到这个，——这是那个

骑士所做的。人众在世俗的悲哀和喜悦之中迷失地生活着，这些人是不参与进

舞蹈的围坐观看者。无限性的骑士们是舞蹈家并且有着崇高。他们使得运动向

上，并且重新落下，并且，这也是一种绝非不幸的娱乐，并且，让人看着绝非

不美。但每次他们落下，他们无法马上作出这姿势，他们犹疑蹒跚一瞬间，并

且，这一蹒跚显示出他们毕竟是这个世界里的异乡人。这蹒跚多多少少引人注

目，考虑到他们有着这技艺，而即使是这些骑士中最有技艺的也无法隐藏掉这

蹒跚。人们无需在空中看他们，而只需在他们正落地和刚落地的瞬间看他们，

——并且人们认得出他们。但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在同一秒中看上去

就仿佛一个人在站着和走着，把生活中的跳跃转化为行走，在那单调的徒步的

动作之中绝对地表达出那卓越升华的东西49，——这只有那个骑士能够做得

到，——这是那唯一的奇迹。 

然而，这一奇迹能够很容易起到欺骗作用，因此我想在一个特定的事例中描述

这些运动，这一事例能够阐明这些运动与现实的关系；因为一切所围绕的就是

这一点。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公主，所有他的生命的内容就在这爱情之中，然

而关系却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爱不可能被实现，不可能被从理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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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iteten）转移到实在性（Realiteten）†。有限性的奴隶，生命沼泽里的那

些蛙自然会叫喊：一场这样的爱情是一种痴愚，富有的酿酒寡妇是一个完全良

好而坚实的对象。让他们在沼泽里不受打扰地呱呱发牢骚吧。无限放弃之骑士

不会这么做，他不放弃爱，哪怕以全世界的荣耀来交换也无法使他放弃这爱。

他不是傻瓜。首先，他自己很明确，这爱对于他真的是生命的内容，而他的灵

魂则过于健康和过于骄傲而不可能去在迷醉之中浪费哪怕一小点。他不怯懦，

他不惧怕去让这爱潜入他最隐秘的深处、他的各种最孤僻的想法，他不惧怕去

让这爱蜿蜒于他的意识中的每一条韧带周围的无数曲线之中，——如果这爱是

不幸的，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让自己从之中挣脱出来。通过让这爱彻底震颤他

的每一根神经，他感觉到一种至福的快感，而他的灵魂则像那喝干毒杯50并感

觉到毒汁是怎样渗透进每一滴血滴的人那样庄严，——因为这一瞬间是生和

死。这样，在他把全部的爱吮吸进自身并且让自己沉浸于之中的时候，这时他

不缺乏勇气去尝试一切并进行所有各种冒险。他综观生命的各种关系，他召集

起那些迅速的思绪，它们就像老练的鸽子一样地留意着他挥动指挥棒对它们发

出的每一个信号，它们向四面八方疾冲出去。但是，在它们全都回归的时候，

它们全都像是悲哀之信使并向他解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变得静默，他告

别它们，他一个人留下，然后，他进行那运动。如果我这里所说的东西会有什

么意义的话，那么，这里关键就是：那运动正常地发生‡51。于是，那骑士首先

要有力量去把整个生命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集中在唯一的一个愿望里。如果一

个人缺少这种“集中”，这种凝聚性，那么他的灵魂从一开始就被分散在了各

种各样的东西中，这样，他就永远都无法作出那运动，在生活中他会像那些把

自己的资本投到不同的证卷中的资本家们那样聪明地处事，这样，在他们能够

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简言之，这样他就不是骑士。其次那骑士要有力量

                                                             
†
很明显，任何其他兴趣所在（Interesse）（一个个体的整个现实之实在全都自为地集中在这兴趣所在之中），

在它被显现为是“不可实现的”的时候，都能够促成放弃（Resignationen）的运动。然而我选择了以一场恋爱

来显示这些运动，因为这一兴趣所在无疑更容易被理解，这样，我就无需进行所有各种在更深的意义上只能够

让很少的个别人关注的预备性考虑了。 
‡对此，激情是必须的。每一个无限性之运动都是通过激情而发生的，并且没有什么反思能够造成运动。解说

这运动的，是生存中那不断的跳跃（Spring），与此同时，那中介（Mediation）则是一个在黑格尔那里要被用

来解说一切的怪想/喀迈拉，另外在黑格尔那里他唯一从不曾试图解释的就是这“中介”了。甚至去对于“人

们所理解的东西”和“人们所不理解的东西”作出那著名的苏格拉底式的区分，也需要激情，不要说，去作出

那真正的苏格拉底式的运动，无知性之运动，自然就更需要激情了。而时代所缺乏的不是反思，而是激情。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时代实在是过于顽固而不会死去；因为，“去死亡”是最非凡的跳跃之一，并且一个诗

人的一句小小诗句总是非常吸引我，因为他在前面的五六句诗句中美丽而简单地表述了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之

后，这样地结束： 

ein seliger Sprung in die Ewigkeit（德语：在永恒中的一次至福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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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把整个思想运作的结果集中到一个意识活动中。如果他缺少这一凝聚性，那

么他的灵魂从一开始就被分散在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中，这样，他就永远都不会

有时间去作出那运动，他会不断地为生活中的差事奔忙，永远也不会进入永

恒；因为，即使是在他临近永恒的这一瞬间，他也会突然发现，他忘记了什么

东西，为此他不得不回去。在下一瞬间，他会想，这仍然是可能的；这当然也

很对，但是通过这样的考虑，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去作出那运动，正相反，借助

于它们，一个人只会在泥淖里越陷越深52。 

于是，那骑士是作出运动的，但哪一种？他会忘记这一切，因为在这遗忘之中

也有着一种集中？不！因为骑士不会自相矛盾，忘记整个生命的内容但却保持

不变，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去变成另一个人，他觉得没有这种冲动，并且绝对

不认为这是“那伟大的”。只有低级的品质才会忘记自己而去成为某种新的东

西。以这样的方式，蝴蝶完全忘记了它曾是菜青虫，也许它又能够完全忘记它

曾是蝴蝶，如果它能够成为一条鱼53。更深刻的品质绝不会忘记自身并且绝不

会成为别的不同于它们自身所是的东西。于是，那骑士是会回忆一切的；但这

一回忆则恰恰是痛苦，而在无限放弃之中他却与生存和解了。对那个公主的爱

对他来说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爱的表达，获得了一种宗教的特征，将自身神圣化

为对于永恒存在物的爱，这永恒存在物固然是拒绝了对于这爱的实现，但却又

在对于“这爱在一种永恒性之形式中的有限性”的永恒意识中又与他和解了，

——这种永恒性之形式是任何现实都无法从他这里夺走的。痴愚者们和年轻人

们谈论说，对于一个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这却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从精神上说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在有限性的世界里有许多东西不是可能的。然而骑士却

使得这“不可能的”成为可能：骑士放弃这“不可能的”，并且，借助于这放

弃他精神地表达这“不可能的”，而通过他对这“不可能的”作出精神性表

达，他使得这“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一种愿望想要将他推进现实，但却搁浅

于“不可能性”，这愿望现在内向地弯曲，但正因此，这愿望没有失落掉，也

没有被忘却。有时候唤醒回忆的是这愿望在他内心中的昏暗蠢动，有时候他自

己唤醒它；因为他太骄傲而不愿意让那作为他的全部生命内容的东西成为一种

飞逝的片刻的事情。他保持让这爱继续年轻，这爱随着他而在年龄与美丽上增

长。相反，他无需任何有限性的机缘来促进这爱的成长。从他作出运动的那一

瞬间起，那公主就已经失落掉了。他无需“看见爱人”等等情形中的这些爱欲

的神经震颤，他也无需在有限的意义上不断地与她告别，因为他在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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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忆她，并且，他很清楚地知道，那些爱着的人们，他们那么急切地再次在

告别时相互最后一次相望，他们“那么急切”是对的，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

次”是对的；因为他们马上就会相互忘记。他明白了那深奥的秘密：在“爱另

一个人”上，你也必须做到自给自足。他不再在有限的意义上去关心那公主在

做些什么，而这恰恰证明了，他在无限的意义上作出了运动。在这里人们能够

得到机会去看，在单个的人那里的运动到底是真的还是杜撰出来的。有这样的

人，他也相信自己作出了那运动，但是，看，时间过去，公主做了别的事，比

如 说 她 和 一 个 王 子 结 婚 了 ， 这 时 ， 他 的 灵 魂 就 失 去 了 那 “ 放 弃

（Resignation）”的伸缩力。他通过这一点显示出，他没有正确地作出运动；

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无限的意义上作出了放弃，那么这个人就会自给自足。骑士

不会取消自己的放弃，他保持让自己的爱永葆青春，就仿佛它仍然是处于恋爱

的最初瞬间，他永远也不会让它脱离开自己，恰恰因为他在无限的意义上作出

了运动。公主的所作所为不会打扰他，只有那些更低级的品质才会在别人身上

有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法则、才会让他们自己的行为前提处于他们自身之外。相

反，如果那公主是一个志同道合者，那么，美丽的事情就会出现。于是她会将

自己引介进那特定的骑士组织，——在这骑士组织里，一个人不是通过抽签表

决而被吸收，每个有勇气自荐的人都是成员，这骑士组织通过“它对男女不作

区分”来证明自身的不朽性。她也会保持让自己的爱年轻而健康，她也会让自

己的苦恼消失，尽管她并非如同歌谣里所唱的“每晚都躺在她的主身旁54”。

于是这两个人将在所有的永恒之中相互般配的，有着这样一种节奏匀称的

harmonia præstabilita55（拉丁语：先定的和谐），这样，如果什么时候这样的

一瞬间到来的话，一瞬间（他们在有限的意义上并不关注这一瞬间，因为他们

会变老），这一瞬间允许在时间里为爱给出其表达，如果什么时候这一瞬间到

来的话，那么，他们将能够恰恰在他们本该开始的地方开始——如果他们原本

就曾结合了的话。那明白这一点的人，不管这人是男是女，这人永远都不会被

欺骗，因为只有那些更为低级的品质才会自以为自己被欺骗。如果一个女孩不

是这么骄傲的话，那么她就不会真正懂得去爱，但如果她是那样地骄傲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机智狡诈都无法欺骗她。 

在无限放弃之中有着和平安宁；每一个人，如果他想要这么做，如果他不曾通

过“不把自己当一回事”（这比“过于骄傲”更可怕）来降低自己的话，那么

他就能够训练自己去作出这一运动，这一在自己的痛苦中与生存和解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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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放弃”是我们在古老民间传说中所谈及的那件衬衫。线是在泪水下纺成

的、用泪水漂白，衬衫以泪水缝成，但它也比铁和钢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56。

民间传说中不完美的地方是，第三个人能够做出这麻布。生活中的秘密是，每

个人必须自己来缝制它，令人奇怪的地方是一个男人能够缝制它，完全就像一

个女人缝制它。在“无限放弃”之中，在痛苦之中有着和平和安宁和安慰，这

就是说，在这运动是正常地被作出的时候。如果我要把我在我小小的实践中所

碰上的那各种各样误解、那些反转的姿态、那些不认真的运动全都考究一遍的

话，那么，对于我来说，甚至要写一整本书都不难。人们在很小的程度上相信

精神，但要作出这一运动恰恰就得依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得看，它到底是否

出自一种 dira necessitas57（拉丁语：残酷的必然性）的片面结果，这一残酷必

然性越是高度地在场，我们就总是越该去怀疑“这运动到底是否正常”。如果

一个人于是会认为这冷酷而无结果的必然性必须不得不在场，那么，他就可以

因此说“任何人在自己真正死去之前都无法体验死亡”，——这让我感觉像一

种粗糙的唯物主义。然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并不怎么关心“去作出纯粹的运

动”的问题。如果一个要去学跳舞的人想说“在好几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人学

了舞步位置，现在到了我利用这之中的优势并且直接开始法国人舞蹈58的庄严

时刻了”，那么人们无疑会笑话他；但是在精神的世界里人们会觉得这说法是

极其有道理的。教育是什么？我想那是一种让单个的人去完成贯通以便赶上自

己的课程，而一个人如果不想完成贯通这课程的话，那么这课程不会对他有什

么大帮助，尽管他是出生在最得到启蒙的时代。 

无限放弃是信仰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每一个不曾作出这一运动的人都

没有信仰；因为只有在无限放弃之中我才会在我的无限有效性之中对我自己而

言准备就绪，并且只有在这时才谈得上“依据于信仰去抓住生存”。 

现在我们想让信仰的骑士出现在上面所谈的事例中。他做出与另一个骑士所作

的完全相同的事，他在无限的意义上放弃了那作为他生命内容的爱，他在痛苦

中的得到和解；但这时奇迹发生了，他又作出一个运动，比任何东西都奇妙，

因为他说：“我仍然相信，我得到她，就是说，依据于‘那荒谬的’，依据于

‘对于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59’。”“那荒谬的”不属于那些处于理智自

身 范 围 之 中 的 各 种 差 异 （ Differentser ） 。 它 与 “ 那 不 怎 么 可 能 的

（Usandsynlige）60”、“那未预料到的”、“那意想之外的”不是同一的。在

骑士放弃的那一瞬间，他向自己确定了那不可能性——从人之常情上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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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结果，他有足够的能量去思考这结果。在无限性的意义上这则是可能

的，就是说，通过对之的放弃，但这一占据（Besidden）同时也是一个放弃，

然而这一占据对于理智说起来绝不是荒谬；因为理智在这一断言上继续保持着

自己的正确性：在有限性的世界里（在这里理智是统治者），这是并且继续是

一种不可能性。信仰的骑士同样清楚地有着这一意识；这样，那唯一能够拯救

他的，就是“那荒谬的”，而他是借助于信仰而把握住了这个“那荒谬的”。

于是，他认识那不可能性而又在同一瞬间信着“那荒谬的”；因为，如果他不

是以全部自己灵魂的激情并且出自全部内心地认识到这不可能性而，但却自以

为自己是有着信仰的话，那么他就是在欺骗他自己，而既然他根本就连无限放

弃都没有达到，那么他的见证就是彻底没有归属的。 

因此，信仰不是审美的感动，而是某种远远更高的东西，恰恰因为它在自己前

面预设了那放弃，它不是心灵的直接驱使，而是生存之悖论。这样，在一个女

孩面对着所有艰难仍然坚持确信自己的愿望肯定会实现，这一信念就根本不是

信仰的，哪怕她是在基督教的父母的教养之下长大的并且在也许整整一年的时

间里她一直去牧师那里聆听教诲。她是在所有自己的孩子气的天真性和无辜性

之中确信，这一信念也使得她的品质变得崇高并给予她一种超自然的尺码以至

于她作为身怀奇术者能够去唤动生存的各种有限力量，并且，甚至让石头哭泣
61，而在另一方面，她在自己的仓皇中也同样完全既能够跑到希律王那里又能

够跑到彼拉多那里62，并且用自己的祈祷来感动全世界。她的信念是那么地可

爱，人们能够从她那里学到很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人们无法从她那里学到

的，人们学不到“去做出各种运动”；因为她的信念不敢在“放弃”的痛苦中

用两眼直面那不可能性。 

这样我能够认识到，要做出那放弃之无限运动需要有气力和精力和精神之自

由；我也能够认识到：这一运动是能够被作出的。接下来的事情则让我惊讶，

我的心在我的头脑里翻跟头；因为，在作出了那放弃之运动之后，现在，依据

于“那荒谬的”去得到一切，让愿望完全无损地得以实现，这超越到了人的力

量之外，这是一个奇迹。但这是我所能够认识到的：那年轻女孩的信念与信仰

之坚定性相比只是轻率性，哪怕它认识到了那不可能性。每次我想作出这一运

动，我都两眼发黑，在同一瞬间我绝对地景仰这个，并且在同一瞬间一种极大

的恐惧抓住我的灵魂，因为，什么是“试探上帝”啊？然而这一运动却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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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并且继续是信仰的运动，哪怕哲学为了弄乱概念而来让我们相信它63

有着信仰，哪怕神学想要廉价销售掉它。 

“去放弃”无需信仰，因为我在放弃中所赢得的，是我的永恒意识，并且这是

一种纯哲学的运动，如果有这种需要，我想我是会去作出这种纯哲学运动的，

并且我也能够训练自己去作这运动，因为，每次如果有什么有限性太过分地想

要压过我的时候，我就用饥饿来逼自己，直到自己作出那运动；因为我的永恒

意识是我对上帝的爱，对于我，它高于一切。“去放弃”无需信仰，但是“去

得到那至少是大于我的永恒意识的东西”需要有信仰，因为后者是悖论。人们

常常混淆各种运动。人们说，一个人需要有信仰才能放弃一切，甚至人们听得

到更古怪的，一个人抱怨说，他失去了信仰，而在我们去看一下那标尺以便看

一下它处在什么位置的时候，则够奇怪的，我们看见他只到达那个“他要去作

出放弃之无限运动”的点上。通过这放弃（Resignationen），我放弃一切，我

是通过我自己来作出这一运动的，而如果我不作出它的话，那么，这就是因为

我太怯懦和软弱并且没有热情，因为我没有感觉到那被分派给每个人的崇高尊

严，——去做一个人自己的监察（Censor64），这要比去作整个罗马共和国的

总监察远远更为高贵。我是通过我自己来作出这一运动的，因此，我所赢得的

是我自己，在我的永恒意识中的、在对“我对于那永恒的存在者的爱”的至福

契合中的我自己。通过信仰，我没有放弃什么东西，相反，我通过信仰得到一

切，所谓那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人能够移山65，这里正在这种意义上说“通

过信仰得到一切”。要去放弃整个现世性（Timeligheden）以赢得永恒性，这

需要一种纯粹人之常情的意义上的勇气；但是我赢得这永恒性，并且在所有永

恒之中都不会放弃，这是一个自相矛盾；但是现在要依据于那荒谬的来抓住整

个现世性，这则需要一个悖论性的谦卑的勇气，而这一勇气就是信仰的勇气。

通过信仰，亚伯拉罕没有放弃以撒，相反，通过信仰，亚伯拉罕得到以撒。依

据于“放弃”，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要将一切施舍掉66，但是在他这样做了的时

候，信仰的骑士就会对他说：依据于那荒谬的，你将重新得到每一个白币67，

你可以相信这个。这一说法对于前面的那个富有的年轻人绝不是无所谓的，因

为，如果他是由于自己厌烦了财产而施舍掉自己的财产，那么他的放弃就没有

什么价值了。 

现世性、有限性，这是一切所围绕的中心。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放弃一切，

并且就这样在痛苦之中找到和平安宁，我能够承受一切，哪怕是那可怕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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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比令人骇然的骷髅死神69更恐怖，哪怕疯狂把小丑的杂色衣举到我眼前，并

且，我明白它的表情：是我，我必须穿上它，我仍然能够拯救我的灵魂，如果

“我对上帝的爱在我心中战胜”对于我比我尘俗中的幸福有着更大的意味。一

个人在这一最后的瞬间仍然能够将自己的全部灵魂集中在一道对着天空的唯一

的目光之中，所有美好的礼物都来自那里70，而这道目光，对于他和对于它所

寻找的，是可理解的：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爱。然后他会安静地穿上这衣服。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具备这一罗曼蒂克，那么他就是出售了自己的灵魂，不管

现在这售价是一个王国还是一块卑微的银币71。但是，借助于我自己的力量，

我无法得到哪怕只是最少的一点点那属于有限性的东西；因为我不断地在把我

的力量用在“去放弃一切”之上。借助于我自己的力量，我能够放弃公主，我

不会成为一个嘟嘟囔囔的抱怨者，而是在我的痛苦之中找到喜悦、和平与安

宁，但是我无法借助于我自己的力量重新得到她，因为我恰恰用了我的力量去

放弃。但借助于信仰，那个奇妙的骑士说：借助于信仰，你将依据于那荒谬的

而得到她。 

看，这一运动是我所无法作出的。一旦我想要开始它，一切就反过来的，而我

则逃回“放弃”的痛苦中。我能够在生活中游泳，但这一神秘的翱翔却是我无

法作出的，因为我太重。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着，在每一个瞬间里都把“我对

于生存的对立”表达为“与生存的最美丽和最安全的和谐”，这是我所做不到

的。不过，得到公主必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在每一个瞬间这么说，并且，

如果放弃之骑士不这么说，那么他就是一个欺骗者，他什么愿望都不曾有过，

并且他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没有使得这愿望保持青春。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样挺

好，愿望不再有生机，痛苦之箭变钝，这样挺好；但这样的人绝不是骑士。一

个独立自由的灵魂，如果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那么他就会蔑视自己并且从头开

始，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灵魂因自身而被欺骗。然而，得到公

主必定是件美好的事情，并且，信仰之骑士是那唯一幸福的人，有限性之继承

者，而放弃之骑士则是一个陌生人和外乡人72。于是，得到公主，幸福快乐地

生活，日日夜夜和她在一起（因为这也是可以想象的：放弃之骑士能够得到公

主，但他的灵魂却认识到了他们未来之幸福的不可能性），于是，依据于那荒

谬的，每一瞬间都幸福快乐地生活，每一瞬间都看见利剑悬荡73在爱人的头

上，但找到的却不是在放弃之痛苦中的安息，而是喜悦，依据于那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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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奇的事情。那这样做的人，他是伟大的，那唯一的伟大者，对此的想

法打动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不吝于去景仰“那伟大的”。 

现在，如果我同时代的每一个不想要在信仰处停留的人真的都是一个领会了生

活之恐怖的人，如果他真的是明白道布（Daub）的话中所说的意思（道布说，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弹药库外，一个单独拿着上了膛的步枪站在自己的

岗位上的士兵， 会有古怪的想法74）；现在，如果每一个不想要在信仰处停留

的人真的都是一个有着灵魂的力量去理解“这愿望是一种不可能性”的想法并

且由此而给予自己时间去与这一想法独处的人；如果每一个不想要在信仰处停

留的人真的都是一个在痛苦中和解并且通过痛苦来和解的人，如果每一个不想

要在信仰处停留的人真的都是一个在下一步（如果他不曾做出所有前面的事

情，那么他就不用在信仰的问题上麻烦自己了）做出那神奇的事情、去依据于

那荒谬的而把握整个生存，——那么，我所写的文字就是那由只能够作出放弃

之运动的人中的最卑微者对这个时代的最高赞美辞。但是，为什么人们就不愿

在信仰处停留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见人们耻于承认自己有信仰？这是我所

无法理解的。如果我在什么时候设法让自己有能力去作出这一运动，那么我将

在未来乘坐四马拉的马车75。 

真是这样吗，我在生活中所见的所有尖矛市民性（对于这种尖矛市民性我不是

以我的言词而是以我的行为来审判），难道它真的不是它的表象所显示的东

西，难道它是奇迹吗？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那个信仰之英雄事实上与尖矛市

民性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因为那个信仰之英雄根本不是反讽者或者幽默者，而

是某种还要更高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老是谈论关于反讽和幽默，尤其是那

些从不曾有能力在反讽和幽默中有所实践、但却倒是知道怎样去解释一切的人

们，特别喜欢谈论这两样。我对于这两种激情并非不是完全陌生，比起在德语

的和德语丹麦语对照的讲义中所收的相关文字，我对它们所知还稍稍更多些。

因此我知道，这两种激情与信仰之激情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反讽和幽默也

对自身进行反思，并且因此而属于“无限放弃”的领域，它们的伸缩力是在

于：这个体与现实是无法共通的76。 

最后的运动，信仰之悖论性运动，是我所无法作出的，不管这是义务还是什么

别的，哪怕我其实是很希望我能够作出它，我无法作出这运动。是否一个人有

权说自己能够作出这运动，必须是由这个人自己掂量；他在这方面是否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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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和平协议，这是一个介于他和那作为“信仰之对象”的永恒存在者之间

的事情。每个人所能够做的事情是，他能够作出那无限放弃之运动；而我就我

自己而言则会毫不犹豫地宣称“每一个想要以为自己不能做出这运动的人都是

怯懦的”。而信仰则是另一回事。但任何人都无权做的事情是：去让别人以为

信仰是某种渺小的事情或者信仰是一种轻易的事情而在事实上它是最伟大的事

情和最艰难的事情。 

人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人们赞美上帝的恩典，他重新

把以撒赐予他，这一切只是一场考验。一场考验，这个词可以说出或多或少的

一些事情，然而这一切就那么迅速地过去了，就像这个词被说出那么迅速。人

们跨上一匹有翅膀的马77，在同一个此刻人们就在摩利亚山上，在同一个此刻

人们看见公羊；人们忘记了亚伯拉罕只是骑着一头慢慢地在路上走的驴，忘记

了他有三天的旅途，忘记了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砍柴、绑上以撒以及磨刀。 

然而人们还是赞美亚伯拉罕。那要讲演的人，他可以睡觉睡到他讲演之前的最

后一刻钟，而听众则完全可能在演讲过程中睡着；因为一起都足够容易地进行

着，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麻烦。如果有一个患失眠症的人在场，那么他也许

会回家，坐到一个角落里并且想：这全部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你只等上一分

钟，然后你就看见公羊，考验就过去了。如果那讲演者在这一状态中遇上他，

那么我想，他会带着自己的全部尊严站出来说：“悲惨的人啊，你可以让你的

灵魂在这样的痴愚中沉没；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整个生活就是一场考验。”随

着那讲演者滔滔不绝地继续，他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为自己欣喜，而他通常在

他谈论亚伯拉罕时绝不会感觉到有血疾冲向大脑，而现在他则感觉到血管是怎

样在他的额头上涨突出来的。如果那罪人镇定而带着尊严地回答说：这可是你

上一个星期天所谈论的东西呀；那么，他也许就会目瞪口呆得鼻子和嘴巴都掉

下来。 

要么让我们把亚伯拉罕划掉，要么让我们通过那作为他的生命意义的巨大悖论

来学会去感受惊惶，这样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时代，正如每一个时代，如果

它是有着信仰的话，它就可以感到高兴。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乌有，不是一

个幻影，不是某种用来消磨时间的装饰品的话，这样，错误就永远不可能会是

在于“罪人会想做同样的事”这一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好看到“亚伯拉罕所做

的事情有多么伟大”，这样，这人才能够判定自己，他是否有使命和勇气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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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中受考验。在那讲演者的行为之中的喜剧性的矛盾是：他自己把亚

伯拉罕弄成了一种无足轻重，但却又想要禁止另一个人作出同样的行为。 

那么人们是不是就不再敢谈论亚伯拉罕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我要谈论

他，那么我首先会讲述那考验之痛苦。为了这个目的，我会像一条水蛭一样地

把所有恐惧和艰难和苦恼都从一个父亲的苦难里吮吸出来，这样我就能够描

述，亚伯拉罕在经受着所有这些苦难而仍然信仰着的同时，他所承受的痛苦是

什么。我要提醒大家记住，旅行持续了三天，并且在第四天里也用掉了不少时

间，是啊，这三天半的时间会变得无限地远远比那把我和亚伯拉罕分隔开的几

千年时间更长。于是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是我的看法），每一个人，在他

开始进行这样的事情之前，他仍然还可以回头，并且可以在每一瞬间悔着地

（angrende）转过身去。如果他做这事情，那么，我就不畏惧任何危险，我也

不畏惧去唤醒人们想要去像亚伯拉罕那样地被考验的愿望。但是，如果一个人

想要贩卖一个廉价版本的亚伯拉罕但却又禁止别人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做法

则就可笑了。 

现在，我对于亚伯拉罕故事的意图是以疑难问题的形式来提取出故事之中的那

辩证的东西，以便能看出：信仰是怎样巨大的一个悖论，一个能够“使得一次

谋杀变成一种神圣的、令上帝欢悦的行为”的悖论，一个重新把以撒给予亚伯

拉罕的悖论，任何思想都无法支配这悖论，因为信仰恰恰开始于思想的终止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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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的直译是“暂时的咳吐物”。 

2
只有劳作的人得到面包]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

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作，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作工，吃自己的饭。”《帖撒罗尼迦後书》（3：10-12）。 

3 “漠然”，如果说成大白话的话就是“漠不关心”，或者也可翻译成“无所谓”，与“关怀”（也就是和

“严肃”）正相反。冷眼旁观所得的客观知识正是一种“漠不关心的”知识，而“关怀”和“严肃”则要求

“单个的人”的意志的主观参与。 

4那有着指环的人„„不管他是怎样得到它们的] 是指《一千零一夜》（第 531 夜到第 558 夜）中阿拉丁的指

环。根据这故事，丹麦罗曼蒂克作家和诗人欧伦施莱格（A. Oehlenschläger）的诗歌剧《阿拉丁》（Aladdin, 

eller Den forunderlige Lampe）。阿拉丁从非洲魔术师努拉丁那里得到这指环，在阿拉丁擦指环的时候，指环的

精灵就出现，听从他的命令去办事。阿拉丁所得到的神灯所具的精灵则能够变出世界的财富来。 

5 雨点并非同时„„也照耀恶者] 参看《马太福音》（5：45），耶稣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

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6只有走进地府的人拯救到所爱的人] 在古希腊神话中，俄尔甫斯在其所爱的欧利蒂丝死去时自己下地府，他用

琴声打动了死亡女神珀耳塞福涅，同意俄耳甫斯将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带回人间，但有一个条件：欧律狄刻必须

走在俄耳甫斯的身后，在到达地面之前俄耳甫斯不准向回看。在冥府门口，俄尔甫斯忍不住向回看，，却使欧

利蒂丝重新消失进地府。基尔克郭尔所引的是柏拉图版本的神话，诸神以一个影子来欺骗俄耳甫斯，因为他们

认为他太怯懦，因为他不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却自以为能够活着进入地府来接她。参看

柏拉图《会饮篇》179d。 

7 类似竖琴的乐器。 

8 在 1830-1856 年的三卷本 C.J. Heise 的丹麦语翻译《柏拉图对话选集》中的《会饮篇》里，俄耳甫斯被描述

为娇宠的西拉琴演奏者。 

9 有亚伯拉罕作父亲] 见《马太福音》（3：7-9）：“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

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

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10 以色列的少女„„生产出风] 参看《以赛亚书》（26：18）：“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 

11外在世界在漠然性的法则之下叹息] 隐喻《罗马书》中保罗所说：“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但受

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

今。” 

12 在一切变成了黄金的同时死于饥饿] 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得到酒神许诺给予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弥达斯表示希望拥有点金术的能力。酒神答应了，凡是弥达斯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会立刻变成金子。弥达斯高兴

了一阵子，但很快他就发现，他无法吃东西，因为他一碰食物，食物就变成了黄金，这样他难免要死于饥渴。

最后他祈求酒神收回这点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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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提亚德的胜利] 雅典军事领袖米提亚德（公元前 550–489 年）的胜利中的最高成就是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

松之战。在成功地保卫了雅典之后，米提亚德征服了多个爱琴海中的海岛。 

14
 只有一个人为这些胜利而难以入眠] “地米斯托克利剧烈地追求着荣誉，他的这一抱负在他那里唤醒了去建

立伟业的强烈欲望。在希腊人在马拉松打败了波斯人之后，人们到处都赞美米提亚德的英明战略，这时人们发

现地米斯托克利总是在专研着，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之中，彻夜不眠，尽管他很年轻，他甚至避免日常的集会，

有人问他这之中的原因是什么，并且对他的变化表达了极大的惊讶，他说：米提亚德的奖杯不允许我睡觉。”

出自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中的“地米斯托克利”。 

15 劳作并背上重担] 参看《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 

16
他如此爱上帝，他愿意献祭自己最好的东西] 也许是指《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
如果基督在路途上所„„将之送给穷人] 参看《马太福音》（19：16-22）。 

18 拿着火焰熊熊的剑的基路伯] 见《创世纪》（3：23-24）：“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

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基

路伯是天使，在天使中排位第二级，常被描述为有红润圆脸的带翅膀的小孩子。 

19 那句老话说„„布道所说的那样] 人们所知道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世上的事情并非如同牧师布道所说的

那样艰难”。（jf. nr. 7520 i E. Mau Dansk Ordsprogs-Skat bd. 1-2, Kbh. 1879; bd. 2, s. 135） 

20 换一句话说就是：正因为亚伯拉罕有这一恐惧，他才是他所是的这个亚伯拉罕。 

21 一把既杀戮又拯救的双刃剑] 也许是暗示《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

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22 Anfægtelse： Anfægtelse 是一种内心剧烈冲突的感情。在此我译作“对信心的冲击”，有时我译作“在宗教

意义上的内心冲突”或者“内心冲突”，有时候我译作“信心的犹疑”，也有时候译作“试探”。 

按照丹麦大百科全书的解释： 

（http://www.denstoredanske.dk/Samfund,_jura_og_politik/Religion_og_mystik/Reformationen_og_lutherske_kirke

/anf%C3%A6gtelse） 

Anfægtelse 是在一个人获得一种颠覆其人生观或者其对信仰的确定感的经验时袭向他的深刻的怀疑的感情；因

此 anfægtelse 常常是属于宗教性的类型。这个概念也被用于个人情感，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或者说生

活意义会感到有怀疑。在基督教的意义上，anfægtelse 的出现是随着一个来自上帝的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而出

现的后果，人因此认为“上帝离弃了自己”或者上帝不见了、发怒了或死了。诱惑/试探是 anfægtelse 又一个

表述，比如说在，在“在天之父”的第六祈祷词中“不叫我們遇見試探”（马太福音 6：13）。圣经中的关于

“anfægtelse 只能够借助于信仰来克服”的例子是《创世纪》（22：1-19）中的亚伯拉罕和《马太福音》

（26：36-46；27：46）中的耶稣。对于比如说路德和基尔克郭尔，anfægtelse 是中心的神学概念之一。 

23 站] 在关于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的圣经故事中，这一路没有被分成各“站”；相反，耶稣去髑髅地的一路上

倒是有许多次停顿。 

http://www.denstoredanske.dk/Samfund,_jura_og_politik/Religion_og_mystik/Reformationen_og_lutherske_kirke/anf%C3%A6gtelse
http://www.denstoredanske.dk/Samfund,_jura_og_politik/Religion_og_mystik/Reformationen_og_lutherske_kirke/anf%C3%A6gt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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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前面的关于“继续向前”的注脚。影射马滕森和海贝尔，正如黑格尔自己努力继续向前超越自己的哲学先人而不

“停留”在“怀疑一切”这一点上，马滕森和海贝尔想要继续向前超过黑格尔本人。 

25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1801-05 在耶拿任非常教授，1816-18 在海德

堡任教授，1818 至去世在柏林任教授。从 1800 年起，他开始了独立的哲学著述，其核心是关于“存在（‘那

绝对的’）是精神并且‘那绝对的’是辩证的（就是说处于一种不断向前的发展）”的思想。以此为出发点，

他的努力在于一种方法，把各种哲学观点集中在一个体系之中，同时既包容物质世界又包容精神世界。接下来

的文字中，基尔克郭尔指向的黑格尔文字所用版本为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bd. 1-18, Berlin 1832-45.（简称《黑格尔著作集》） 

26超出黑格尔] 在 1831 年黑格尔去世后，出现了一系列想要“超出黑格尔”或者“比黑格尔更远”的努力。比

如说，马腾森在 1836 年的一篇评论中强调，海贝尔已“超出黑格尔”。另外，西贝尔恩（F.C. Sibbern）在

1838 年的文学月刊中表示，海贝尔“既能够差不多自由地在黑格尔的世界观中运动，又能够开始超出黑格

尔”。 

27
 jam tua res agitur] 拉丁语：现在是你的事情了，参看贺拉斯的《书信》第一卷（18：84），在之中

联接着“paries quum proximus ardet（拉丁语：如果你邻居的房子着火）”（Q. Horatii Flacci 

opera）。基尔克郭尔用 jam，而贺拉斯用 nam（“因为”）。 

28 上帝是爱] 见《约翰一书》（4：8）。 

29 本原的抒情的有效性] 就是说，本能的、以心境为前提的说服力。海贝尔把抒情诗看成是文学体裁的第一

类，并且是之后各类体裁的前提条件。在他的论文《抒情诗歌》中他写道：“那抒情的是那直接诗意的，它必

须是持续地在场着，甚至是在那些在之中它是‘被扬弃的’的诗歌类型之中。没有抒情的人就根本不是诗人。 

30 保持让它的处子火焰纯洁而明晰] 在古罗马，维斯塔祭坛圣火的女祭司们是作为处女而被选出，并且有义务

保持童贞。维斯塔是负责家庭秩序和稳定的女神，女灶神。 

31
 左手结婚] 进入非法定的关系、门不当户不对的关系，情人身份。 

32 跳板跳和走绳索在绳索上跳舞，是巡演的集市表演节目。 

33 对他的名字鞠躬七次并且对他的作为鞠躬七十次] 暗示《马太福音》（18：21-22）：“那时彼得进前来，对

耶稣说，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麽。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

十个七次。” 

34把水弄成葡萄酒] 指向《约翰福音》（2：1-10）中迦拿婚礼的故事。 

35
 见前面的关于“继续向前”的注脚。 

36 人的神圣起源] 也许是暗示《创世纪》（1：27）中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 

37那站着的人留心自己不跌到]指向《歌林多前书》（10：12）中保罗所说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

慎，免得跌倒”。 

38 涉水者] 涉水鸟类（不同于游水鸟类）。下面的文字在《畏惧与颤栗》的修校过程中被删去：“如果亚伯拉

罕怀疑了，也就是说，聪明过，那么他也许就会沉默，走出去在摩利亚山上献祭他自己，那样的话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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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亚伯拉罕就会是一个怀疑者，而那样的话，他就不曾在水流之中，而是一个涉水者，不曾放弃人之常情的算

计，而是根据人之常情的算计下的高贵”。 

39
分数传讯] 闪光式通讯方式，以分数方式传输字符（每秒钟）。 

40 弗雷斯堡（Fresberg）] 亦即弗雷德里克堡。直到区域的边界线在 1852 年被移进哥本哈根的诸湖之内，弗雷

德里克堡一直是很有田园乡村气息的区域，在 1840 年有 2304 居民。弗雷德里克堡公园及其周围的饭馆是很美

丽的郊游目标。 

41
 意大利式簿记] 也被称作是“双重簿记”，人们普遍使用的簿记系统，依据这系统，财产数目的改变被作两

次簿记。——作为欠款项和作为贷方分录。因为被记录两次，人们可以做双重检查，因为在一个给定时期里欠

款项和贷方分录的数目必须相等。这一系统是由意大利修士 Bacciolo da Borgo di Santa Sepolchro 在 1504 年建立

出来的。 

42
 海滩路] 沿着厄尔松德海湾从哥本哈根到赫尔辛格的马车路。经过猎堡的鹿苑。 

43 Incommensurabilitet] 在数学上说是“不可通约性”，比如说 8 和 9 两者没有可供通约的单位。就是说，不可

比较的。 

44 斯基令]丹麦在 1813 年国家银行破产后所发行的钱币：一国家银行币有六马克，一马克又有十六斯基令

（skilling）。在 1873 年的硬币改革国家银行币被克朗取代（一国家银行币等于二克朗 kroner，一斯基令等于

二沃耳 øre），在 1840 年十元国家银行币相当于一个手工匠人一年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在霍尔堡的喜剧《伊塔

希亚的尤利西斯（Ulysses von Ithacia）》（1725）中的军官要求士兵们在行军时敲子弹袋打拍子，并且说：

“因为，如果不遵守这个的话，我就不给剩下的四个斯基令。 

45 胃口好过以扫] 指《创世纪》（25：29-34）。为了喝汤，以扫把长子权卖给了雅各。 

46 以最贵的价钱购买下他所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这舒适的时光] 隐喻《以弗所书》（5：15-16）：“你们要谨

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47 新受造物] 暗示《歌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48 一个舞蹈家„„在跳跃本身中处于这一姿势] 在 1843 年三月到四月的日记中基尔克郭尔写道：“这是布农维

尔在他的靡菲斯特表演中的胜处，这一跳跃，他总是以这跳跃登场并且跳进一种造型姿势。这一跳跃是一个应

当在对‘那魔性的’的理解中被留意的环节。就是说，‘那魔性的’就是‘那突然的’。” 

 

49在那单调的徒步的动作之中绝对地表达出那卓越升华的东西] 本原的字面意义是“在‘那步行的’之中表达

出‘那翩舞的’”，就是说，“在‘那平淡无奇的’之中表达出‘那崇高的’”。 

50
 毒杯] 也许是指苏格拉底，他通过饮服毒芹汁来执行对自己的死刑。可参看柏拉图《斐多篇》。 

51
 对基尔克郭尔所作脚注中文字的注释： 

中介（Mediation）]  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体中的扬弃，相当于黑格尔逻辑中的 Vermitt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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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想/喀迈拉 Chimaire] 喀迈拉 Chimaire 是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这个词被转义用来指荒诞不经的狂

想。 

对于“人们所理解的东西”和“人们所不理解的东西”„„的苏格拉底式的区分] 参看苏格拉底的申辩书，他

说，他在智慧上有一点小小的超前，那就是，他不自以为自己拥有一种自己其实并不具备的智慧。 

ein seliger Sprung in die Ewigkeit] 德语：进入永恒中的一次至福跳跃。无法找到诗句来源。霍布斯曾有过这样的

结束词：“我正在走上我最后的旅行——一次进入黑暗的跳跃”（a leap in the dark）。 

52
在泥淖里越陷越深]  明希豪森骑马陷在沼泽之中，他抓住自己的头发而把自己和自己的马一同举起来而得

救。我这里摘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0 侯爵夫人》中的王克澄译本《吹牛男爵历险记》（根据毕

尔格的德文本翻译）中的译文段落： 

“另一次，我打算跃过一片沼泽地，一上来它在我的眼里，似乎并不太宽，但是，当我跳上去后，却发觉事情

并不是这样。因此我在空中来了个鹞子翻身，回马落到了起跳的所在，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工作。尽管如此，

在我第二次起跳后，距离依旧太近，掉落在离对岸没多远的沼泽地里，泥水一直没到了肩膀。要不是我自己那

条胳膊非常有力，一把抓住了我的发辫，连同紧紧挟在我膝间的那匹马儿，一起提出了泥淖，那我恐怕早已惨

遭灭顶之灾了。” 

明希豪森，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von Münchhausen，(1720-97)。德国的男爵、军官和猎人，以他为自己的

业绩编造出的那些夸张的、不可思议的但却欣悦的谎言故事而闻名。基尔克郭尔在《重复》里也引及明希豪森

的故事。 

jf. Baron von Münchhausens vidunderlige Reiser, Feldttog og Hændelser, fortalte af ham selv, udg. af A.C. Hanson, 

Roskilde 1834, s. 27. 

53蝴蝶完全忘记了它曾„„能够成为一条鱼] 参看柏拉图的《斐多篇》81c 到 82。之中苏格拉底谈论各种转世

投胎的可能性。 

54让自己的苦恼消失„„躺在她的主身旁] 民谣《骑士斯蒂格和芬达尔》以这两句结尾：“现在少女瑞吉兹丽

乐让自己的苦恼消失了，她每晚都躺在骑士斯蒂格·维德的身旁”。《中世纪丹麦歌谣选》 

（Udvalgte Danske Viser fra Middelalderen; efter A.S. Vedels og P. Syvs trykte Udgaver og efter haandskrevne 

Samlinger, udg. af W. Abrahamson, R. Nyerup og K.L. Rahbek, bd. 1-5, Kbh. 1812-14, ktl. 1477-1481; bd. 1, s. 301.） 

55
 harmonia præstabilita]  拉丁语，先定的和谐。一个因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的影响而出现的哲学名词。莱布尼茨在《神义论（Theodicee (1710)）》的§ 59 中»Des 

Versuchs Von der Güte Gottes, von der Freyheit des Menschen, und vom Ursprunge des Bösen«的第一部分里使用了

»die Lehre von der vorherbestimmten Harmonie«（先定的和谐的理论）这一表达。 

基尔克郭尔在 1842-43 年研读过《神义论》的德语译本。 

56 衬衫„„也比铁和钢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 出自匈牙利的民间传说，一个年轻女孩被一个残暴的十字军成员

劫走，他逼迫她纺出一件使他刀枪不伤的衬衫。 

»wenn sie ihn unter Thränen spinnt, die Leinwand unter Thränen webt, unter Thränen bleicht, ein Hemde draus unter 

Thränen näht, schützt mich dieß besser als alles Eisen, es ist undurchdringlich«. jf. »Erzsi die Spinnerin« i Magyar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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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n, Mährchen und Erzählungen, udg. af Johann Grafen Mailáth, bd. 1-2, Stuttgart og Tübingen 1837 (jf. ktl. 1411, 

Brünn 1825); bd. 2, s. 18.  

57
 dira necessitas] 拉丁语：残酷的必然性。引自贺拉斯的《歌集》3，24，6。本来是指命运女神（拉丁语为

dirae）的无情决定。 

58 舞步位置„„法国人舞蹈] 位置是芭蕾舞中的基本位置。法国人舞蹈（française）是一种 6/8 拍的欢快社交

舞。 

59
对于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 参看《马太福音》（19：26），可比较《创世纪》（18：14）。 

60 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不怎么可能的（usandsynlig）”是指概率上的那种不可能性，就是说，是偶

然性中的不可能性，——未必发生的，想来是不会发生的，不像是真的会发生的；用概率的说法就是“不可几

的，非概然的”。不同于“可能性—必然性”中所说的“不可能（umulig）”，其所指是必然的不可能性，—

—必然不发生的、绝对不会发生的、绝对不是真的。后者的英文是 impossible，前者的英文是 improbable。 

61甚至让石头哭泣] 传说中的歌手俄耳甫斯能够用歌声和西塔拉琴的演奏来感动石头树木河流和无声的动物。

在他被暴怒的女人打死时，它们全都哭了。参看奥维德《变形记》第十一歌。 

62 既能够跑到希律王那里又能够跑到彼拉多那里] 丹麦有俗语说“从希律王那里跑到彼拉多这里”，意思就是

要想让某事完成的艰难乃至徒劳的努力。在《路加福音》23 中，耶稣被送到彼拉多处，彼拉多将他送到希律

王处，希律王又将他送回彼拉多处，他们都不想审判耶稣。 

63 是指哲学。 

64 Censor] 监察官。在古罗马，两个官员，监察官负责正规人口调查和征税；另外他们也监察着社会的公共道

德。 

65 那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人能够移山] 《马太福音》（17：20）：“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

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

不能作的事了。” 

66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要将一切施舍掉] 见《马太福音》（19：16-22）：“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作

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

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

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

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

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67
 白币] 中世纪的一种银币，相当于 1/3 斯基令，就是说，不多，不值一分钱。 

68 那可怕的恶魔] 指“疯狂”本身。 

69
比令人骇然的骷髅死神] 死亡被人格化之后往往是一具活着的骷髅架，有时带着笑。 

70
所有美好的礼物都来自那里] 指向《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

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71
 一块卑微的银币] 影射《马太福音》（26：15），犹大以三十块银钱的价出卖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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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前面的关于“在神所应许的国土上成为一个异乡人”注脚。 

73 看见利剑悬荡] 意味了随时的可能发生的危险，关联到达摩克里斯的典故：他在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那

里时经历了极大的惊骇：在他的头上有一把由一根马鬃悬挂着的利剑，向他警示着最大的世俗荣华中一直威胁

着的危险。 

74道布说„„有古怪的想法] Karl Daub (1765-1836)，德国神学家。在卡尔·罗申克朗茨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段

他与道布的对话。在罗申克朗茨抱怨说他的回到普鲁士去服兵役，道布说：“»Alles Praktische, beschied er 

mich, hat eine Seite der concreten Erfüllung. Und glauben Sie mir nur, so als Schildwacht, zur Nachtzeit auf einsamen 

Posten, etwa an einem Pulvermagazin, hat man Gedanken, die außerdem ganz unmöglich sind. Also grämen Sie sich 

darum nicht”(s. 24f.) Karl Rosenkranz: Erinnerungen an Karl Daub, Berlin 1837, ktl. 743.  

75 乘坐四马拉的马车] 有多于一匹或两匹马拉的马车一般只有富人或贵族才乘坐。 

76 “无法共通的（incommensurabelt）” 在数学上说是“不可通约的”，比如说 8 和 9 两者没有可供通约的单

位。就是说，不可比较的。转换成通俗语言，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共同语言的”。 

77 有翅膀的马] 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一只长有双翼的飞马，从被杀后的美杜莎的血中诞生。飞马蹄子在海

利空山上的马泉里所溅出的水能够为诗人带来灵感。 


